二零零七年，九月，山胞成都之旅        小兒郎
一次別開生面的旅遊，在大夥兒依依不捨的情懷下落下了帷幕，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啊！跨越數代山胞的情誼，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心情下，展示了深埋的內心世界，讓夥伴們一吐無遺的分享著彼此數十年來成長過程的點點滴滴。其中充滿著歡樂，也有無比的悲情。對於如此真情流露的旅行，能不娓娓道來，描述一番，傳諸於世？
一向沈默的雅明，氣憤的道出小兒郎不近情理拒絕收禮的惡行惡狀，可也說出當年國文不及格可能是因為在作文簿上批評教授不懂得如何批改。再說到日後順利的覓職流浪生涯乃登山社之賜，就更語無倫次了。感動之餘。黑暗中，小兒郎掙扎出“女人不是東西”的驚人之語。不瞭解另一個性別就已經很嚴重了，那能如此的尖酸刻薄？ 不是東西，是有靈有魂的精靈啊。要面對別人已不是那麼容易，要誠實的面對自己才更不簡單哪！ 
潘兄發話了，他說老人家不僅不懂女性，對男性也是一片迷茫。在喃喃自語中道出了當年誘拐了張妹妹出舞後，又使出渾身解數的文學功力，從黑暗一直騙到黎明的美麗往事。張也因之懵傻傻了一輩子。那天她錯將“武侯”為五隻猴子，即為良證。潘家人這回可玩得夠開心的了。立中不斷的分享他的知識寶庫，理瑲那沒有間斷銀鈴似的笑聲也給大夥兒帶來無比的歡樂。 二零零九年，山胞在溫哥華再聚的日子，似乎也不太遙遠了呢！ 馬佐安也是夠可以的了，他能言善道的豪氣，說出十個月大的嬰兒，由迪化開始跋涉千山萬水，橫渡帕米爾高原，在印度受羅家倫先生之賜輾轉赴台的艱苦歲月。這“塊肉餘生”的漢子，沒被山
社女山胞青睞的璞玉，卻在美國伊大被馬婆周履婉相中。周接過了話筒，繼續了另一段五湖四海的精彩遊歷。他們不但如實的分享了家庭的成長，老馬更將他豐富的地質知識用白話文在我們這四十六座遊覽車所過之處，依時的分享了眾人應有的瞭解。下回有人再辦活動小兒郎一定要先問，馬家人報名了嗎？我倒真想他們乘還在曼谷的時候辦一次泰國之旅，屆時，十部巴士，麥克風無線聯網。由曼谷，清邁，寮國，金三角而緬甸，在森林和原野高歌，是多麼的逍遙啊。另一個地質系的周永嘉，長途跋涉而來，僅僅為的是跟山胞們同吃一頓飯，同唱一次山歌。這種有一次是一次的“暮年情懷”真令人感動。在咱們臨時創設在賓館的“普二”教室中，還有游漢維和鄧萍夫婦，他們特地兼程廣州，帶來了粵式月餅。為了補償未能共度中秋佳節的遺憾，他們可真卯足了勁，爭取與山胞們共度三十六小時的每分每秒。在正式聚餐前的白天裏，他們跟早到的十八位夥伴，去了成都市區的“金沙遺址博物館”，在敞棚遊覽車上享受難得的陽光。在遺址和展覽館裏探索四千年前，成都人在和成群的大象為伍的光景。首度正式的晚餐，特別吩咐了不要加辣的餐席，卻麻得夥伴們嘴皮發燙，熱汗長流。
罪過，罪過。 今年三月，漢維興沖沖的回馬來參加了首度高齡山胞大聚會，不知是否興奮過度，回美後的一個月，就在心肌上加了個零件。八月，在加國會面一周，氣色雖依然良好，只是不聞絲竹聲，問之，則曰：老夫已老。雖然能飯，卻不復歌矣。老太公啊，老太公，一向言行不符，觀其行乃知其言之不實。這回，在普二的他，一面手繪四十餘面背包設計，一面高聲歌唱，最是那與眾人合唱“夜半歌聲”的悲蒼狂號，簡直回到了二十年華。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
淚始乾啊！ 話說次日，在友誼賓館門口，揮別周永嘉，此二人，搭乘我們有人因家難未能出席而空出的座位前往熊貓基地，三星堆博物館參觀。由於臨時狀況，費用估計不易，乃決定以趣味性的出標方式貢獻給這對德高望眾的山胞。結果林雅明以380元競標成功，皆大歡喜。黃昏，跟他們分別是件頗為傷感的時刻。不是才聚首麼？怎地就要分手了呢？ 鄧萍不幹了，她要老公立即取消所有他們原定的遠去行程，改為與山胞們同行！無奈所有的航班，旅社早已安排妥當，能改的可能性極為微小。可憐的游家娘子，只得含淚揮別山胞們。
後記：話說此二人在麗江遊覽之際，忽然聽到正在山東做生意的潘氏夫婦傳來山胞們後來的種種精彩趣聞，他們狠恨地取消了大理等地的行期，早早趕到廣州，在酒店等了兩日，才盼到潘家人的駕臨，也因此分享到了第一手的訊息，滿足了些微隔靴捎癢的樂趣。前幾日，我還不斷的收到他們來自廣州悔不當初的來電。此刻他們應該已回到了家，也許還在繼續懺悔呢。夥伴們，前車之鑒，要引以為戒啊！
從綿陽到九寨溝的路，是條高山彎路，山勢漸高，路旁不時有藏胞出售手工藝品，物美價廉 陳重慶和其他的四位漢家郎都帶上了“高”帽子 成了速成的康巴漢子。我們開了兩個帶在車上的西瓜，也分了些給可愛的小朋友們。在白馬藏族區，用過午餐，黃思才騎了白馬照了相，人兒壯來，馬兒瘦，不成比例。阿雪要黃痛下決心，再見面時得少掉十公斤才能過關。結果黃在回馬前夕，在我家稱重，發現十天內又飆長了三公斤。看樣子，要想過關，得痛下決心了。 又上車了，窗外，風蕭蕭兮，冷簌簌的。在種種零食的傳來傳去的催化作用下，車上的熱度急速上揚。許靜大方的拿起麥克風，開始了她愛的故事的敍述，她從愛的根源開始繼而說到愛的本質，由曲折的經驗談到愛的真諦。大部分的山胞都睜大了眼睛，洗耳恭聽這位自我“隆重推出的人物”說出內心世界，大大地開了眾人的眼界。滿足了好多人“並不是很應該有的”好奇心。她以一年來好幾樁的重大事件，說明了人的品質是她藉以衡量她男人的基本砝碼。她的愛的哲學說明了，愛是她待人接物的能源，有了愛，一切的事務都能迎刃而解，就是因為愛她愛的所愛，這樣，她才會抱著感恩的心情來為為大家熱誠服務，為的是感謝眾山胞們在她男人每每出國時受到的關心與照顧。 頓時，整個車廂環繞者濃厚的愛的氣息。 楊愛蘭說，有著“荷爾蒙”的愛，是決定了男女之間關係的重要因素。不論男女性別的差異，他們的行為都同時受男女荷爾蒙的影響。在青春期，男生的男性荷爾蒙主導了他對女生的表現，而女生的女性荷爾蒙亦為強勢。彼此的愛慕，因此而結合。到了年老時，男生的女性荷爾蒙抬頭，變得較比溫柔和藹。女生的男性荷爾蒙相對的變為主導，變得凶巴巴。我們必須瞭解和順應這種基本的轉變做出相應的調整，才不會傷了和氣。她說老公劉眆曾說過，當年在追她的時候，都是荷爾蒙的影子在作怪呢。咋聽之下，似乎很有理，但是公婆之理豈能如此簡化？愛蘭又說了不少她在美國扮演媒婆的經驗，也談起近年來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校園的優異表現。想起當年，楊提起她那時的死黨許植英，她可是山社的女中豪傑，上山下海不在話下，在社刊組的表演也是可圈可點。可惜天不假年，她已離我們而去。說到這兒，不能不提醒大家，憂鬱是走向癌症或其他生理或心理疾病的頭號敵人，如果您一旦發覺它的影響，就必須及時設法跳出來。將您的逆境告之山胞，就是最好的想法。社刊組的大將王孝容接過了話筒分享起她曾經幾乎喪命於一隻兇猛烏龜的往事。事後她找到了另一機會美美的吃了它一頓烏龜肉。眾人頓時醒悟，原來她每天的遲到，良有已也。講笑話的人可多了，可是唯一的帶色的，卻出自孫人先大姐之口，她說了………….。眾人哈哈大笑。（抱歉，對沒來聚會的山胞賣個關子了。^_^  ）
適逢大假的前夕，九寨溝的食宿差強人意，但是，這並沒有絲毫影響大家的遊興。我們進得景區大門，全體山胞擠上了同一輛上山的巴士。我們的歡笑，歌聲和熱情伴隨著一個接一個的美麗的山光水色，在不斷的哇哇聲中，五六十歲的大兒童山胞們，個個都瘋了。真的，有好幾十年都沒有享受到這種醉熏熏的滋味了。九寨溝的美，就更不用說了。
天公作美，遊覽黃龍又是個豔陽天。 洪朝和，蕭翠瑛夫婦帶來了三代同堂。有詼諧的八十多歲還依然健壯的父母親，有大我們十來歲的姐姐和姐夫 還有幾天前才新婚的子、媳，八個家人，四對夫婦。八天的旅途中帶給大家無休無止的歡樂。那默默無聞，沒人要的朝和，出口成章，笑料連篇，兒子士涵與媽媽鬥嘴。高潮迭起，時而波濤洶湧，時而妙語連珠。翠瑛不斷分享著分佈臺灣各地的慈善義舉，洪美惠和姐夫張順太也是形影不離的跟著山胞出入生怕錯過了任何珍貴的時刻。 周碧瑟的一生經歷，在它條理分明，言簡意駭，一氣呵成的述說過程中，交待得如此的動聽感人。她將濃濃的愛意，執著熱情的澆灌在每一件她“恰巧”
遇著的事件和人的身上。從她輕鬆的描述中，我看到了她“偶然成就”上的必然性。從來沒有瞭解到，小小個頭的她，卻有如此強大的爆發力。 說到簫萌區，無疑是這次活動的亮點之一。凡是有需“弟子服其勞”的地方，她跟謝盛德，荘新烈，邱進添，唐堯，張正浩，孫人先等老輩們，會同時出現在服務的隊伍裏。她一直默默的，心甘情願的，快樂的享受著為人服務的樂趣。不論環境多麼不堪，也從不見她情緒上的不安。我常常被她成熟的個性感動。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楊思棣。葆茜父女檔敞開心胸，發出了內心深處情感激動的交流。不尋常的際遇，不一般的人格，在夥伴的心靈上，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彈。接著連鎖反應的效果，一個比一個精彩個人故事的分享，燃燒了極其快樂的山胞情。這種拋棄世俗的面具，真情流露的交流真是難能可貴的際遇。如果沒有山林洗禮的基礎，山胞們會如此坦誠的相見和交流嗎？當然，窗外皎潔月色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吧！ 車子經過了一個大大的海子，疊溪。黑暗中只見一片平湖。不久，車到茂縣，我們在預定的餐館中，擺上了中秋筵席。酒酣耳熱，月餅，西瓜，加上一首一首歌頌月亮的山歌，咱們奔放的山胞熱情感染著店裏的男女老幼，普天同慶，共度佳節。激情蕩漾，節日的氣氛因我們而高漲。山胞們，但願人長久啊，我們將再度邂逅，相聚。在不同的時地，享受生命，再共度各種不同的佳節，好嗎？  再上車又是無盡交流的延續。荘新烈用了“妳是我日夜思念的故鄉，妳是我條條大路的羅馬”的經典語句，說出了年少時的浪漫情懷。葉蓉將宗教的話題搬上了臺面。愛和恨，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一念之差，隔離成天南地北的兩種心理世界。不能相互謙虛的尊重，導致戰爭與不和諧世界的存在。唐堯的海洋經驗分享，給經常山林中人晃蕩的山胞一種更遼闊的視野。還有可愛的馬來西亞的夥伴們啊！這回節衣縮食的，來了這麼大票子的人，近距離的接觸，增加了成倍的瞭解。難能可貴的經驗是將來相處對待，更上一層樓的基石。我非常珍惜這份恍如隔世的情緣。
  那天，大夥兒到錦裏步行街吃了小吃，東吃西吃的，我好像沒站起來付過帳，好開心！後來，我們驅車西南民族大學，想要去和藏族學生們同跳“鍋莊”舞，結果他們因下周考試，取消了每週末的集結。我們抱著兩個大西瓜，在校園漫步，陰差陽錯的遇到另一群彝族同胞，正要開始起跳彝族風情的團體舞。於是，我們自然而然圍起了大大的一個圈子，隨著音樂，盡情的手舞足蹈起來。彝族舞比起藏族舞可簡單多了，沒有多久就能踏出一些名堂來。正在這時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豆大的小雨。雨中起舞，別有一番滋味。結果無情的風雨嘩啦嘩啦的肆虐，才逼得我們在屋簷下大破西瓜，賓主同歡。然後，又是山歌，又是民謠的，興奮的淚花同雨水齊飛，山胞情與同胞愛在廊下碰撞，綻放出迷人的煙花，曆久不散。  次日，我們來到峨嵋山市，住在鳳凰湖邊，晚飯後，我們集結在湖邊的長廊下，也是載歌載舞，又是一個玩得盡興的夜晚。
眼看咱們的伙食費，只剩下每人不到十七塊錢的數目。一部大巴開到了自貢市的“鹽商食府”，一道道當年鹽商大款的菜肴，吃得老馬樂不思泰。結果居然被當地的龍頭買了單！真不知他們從那裏識破了吾人的囊中羞澀？ 晚間，就這剩餘的款項，居然還吃了最後一頓有菜有肉的火鍋大餐。看來，一定又是被人請了一小頓了。難得李昆明由美國直飛而來跟山胞們碰杯，在老馬的夾攻下，將黃思才逼出了八大鮮為人知的秘密，不人道啊！奇怪的是，事後黃說了，這是他數十年來經歷過的最痛快的晚宴。
親愛的山胞們，後會有期了！
